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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脚的小女孩从光脚的小女孩，，成长为带领乡亲们走出大山的创业者成长为带领乡亲们走出大山的创业者，，她她

一直在寻一直在寻找摆脱贫困的出路找摆脱贫困的出路————

胡秀胡秀花穿上了高跟鞋花穿上了高跟鞋

本报记者 陈俊宇

“ 身 处 高 铁 飞 速 发 展 的 时 代 ，我 很 幸

运。”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中车青岛四方机

车车辆公司副总经理梁建英谈及自己的成

长经历时如是说。她是我国高铁装备行业

唯一的女总工程师。

从事轨道交通装备研发 20余载，梁建英

主持研制的 CRH380A 动车组创造了时速

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她带

领上千人的高铁研发团队，掌握高速动车组

关键核心技术，成功研制了从“和谐号”到

“复兴号”，从运营时速 200公里到 350公里各

个速度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助力高铁在自主

创新的路上飞驰。

创新进击路

1995 年，梁建英从上海铁道大学毕业，

进入中车四方公司，成为一名铁路列车设计

师。

2004 年，随着《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发

布，发展高速铁路的大幕拉开。中车四方公

司引进时速 200 公里动车组，开始高速动车

组的引进再创新。

“产品可以买来，但技术创新能力买不

来。”2006 年，中车四方决定自主研制时速

300 公里高速动车组，梁建英担任项目主任

设计师，第一次亲手设计高速列车。

速度提升的背后，是一道道需要跨越的

高难度技术门槛。

“巨人肩膀不好站，必须让自己成为巨

人才行。”从关键技术研究到方案设计，从仿

真分析到试验验证，梁建英带领研发团队向

一个个技术难关发起进攻。2007年 12月，研

发团队成功突破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

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 300～350 公里动车

组成功问世。

2008 年，中车四方公司全面自主创新，

研发最高设计时速 380 公里的 CRH380A 高

速动车组。梁建英再挑大梁，担任主任设计

师。这是当时世界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

车组，没有先例可循。

为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

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展开

海量的科研试验。那段时间，她每天凌晨 4
点做准备，白天跟车 10 多个小时，晚上整理

试验数据，制定第 2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

个好觉。

梁建英在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广袤的

国土、巨大的客流量、国家的支持，不做到世

界最好，对不起国家和时代。”

历经 450 多项仿真计算，1050 多项地面

试 验 ，2800 多 项 线 路 试 验 ，2010 年 ，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 12 月，在京沪高

铁先导段，CRH380A 跑出了时速 486.1 公里

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瞄准新高度

搞科研就像跳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

一个新高度在前面等着。

2013 年，“复兴号”动车组研发项目启

动。梁建英瞄准了高速列车技术的新高度。

为了拿出性能最佳的车头，梁建英带

领团队设计了 46 个概念头型，从中反复比

选，从 23 个工业设计方案中遴选出 7 个头

型，再进行海量仿真计算和试验，最终方案

出炉时，数据打印成 A4 纸，足足堆了 1 米

多高。

当时 CRH380A 动车组车厢内的噪音指

标已经非常优异，比国外动车组都要低。但

梁建英团队定下更高目标，在“和谐号”基础

上再降低 3 分贝以上。为此，她和团队进行

了长达 1 年多的试验，仅对不同材料和结构

进行隔音试验就做了 3000多次。

当“复兴号”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 12%，

噪音降低 4～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

2017年，“复兴号”投入运营，9月在京沪

高铁以 350 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

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攻关新速度

2012 年，梁建英担任中车四方公司副总

经理、总工程师。研发之外，她还要带领团

队与国际接轨。中泰、中德、中英轨道交通

技术联合研发中心相继成立，搭建起全球框

架下的创新体系。

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总工程师、

技术带头人和公司高管，梁建英表示，赶上

了国家高速铁路事业发展的好时代，是机遇

让她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是团队让她获得

了攻坚克难的力量。

如今，已经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智”

造力量的梁建英和设计团队，并未停下创

新脚步。

目前，梁建英正带领研发团队投入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攻关。“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将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

列车，以全新姿态和速度飞驰在世界最前

沿。”梁建英对未来充满信心。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梁建英带领研发团队助力高铁在自主创新的路上飞驰——

“让自己成为巨人”

本报记者 钱培坚

10年在施工现场的摔打磨炼，让韩佩在超高层钢结构施

工技术领域崭露头角。今年 33岁的韩佩是中建八局钢结构公

司华北分公司党支部书记，他下足“绣花功夫”，让 600吨重的

塔吊爬上 500米高空，助力摩天“花瓶”在滨海闪亮。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工程，地下 4层、地上 100层，建筑高

度 530米，是中国第四、全球第八高的建筑。整个建筑物外形呈

双曲造型，类似立面呈弧形内凹的“花瓶”，内部为钢铁骨架。

流线型轮廓变化导致工程构件的坐标和形状不断变化，各构件

形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属于超限设计，堪称世界级难题。

面对挑战，韩佩带领项目团队围绕“超高层建筑钢结构施

工关键技术研究”进行攻关，他们邀请专家论证，联合国家重

点实验室进行实体试验，分析、收集相关数据，最终成功解决

了超高层钢结构工程的施工难题。其间，项目团队发表论文

31篇，授权专利 13项，形成工法 3项。

ZSL3200塔吊是全球最大的内爬动臂塔吊，自重接近 600
吨。对于超高层施工而言，塔吊爬升支撑体系的安拆及塔吊

爬升，直接影响施工工期。

如何给这个 600吨的庞然大物搭建爬升支撑体系成为摆

在韩佩面前的又一难题。

为制定出最优方案，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他每天在 64米高

的塔身内上下数次，充分调查现场工况、收集各类数据。经过

反复分析、总结，最终将单台塔吊支撑系统安装爬升时间由 6
天缩短至 18小时。

项目工期非常紧张，需要实现ZSL3200塔吊与另外 3台重

型塔吊协同作业。韩佩带领团队研发出“塔吊+承载结构+卷

扬机”附着式提升机构，形成塔吊提升系统施工技术配合安拆

塔吊支撑体系，大大解放了传统塔吊之间彼此互相安拆支撑

体系对塔吊资源的占用，实现了 3台塔吊每个爬升周期由 6.5
天到 3.5 天的提升，整个施工周期共节省 225 个塔吊使用台

班。该技术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5 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

篇，总结形成工法一项。

如今，韩佩的眼睛又望向了更高的天空。

把庞然大物送上500米高空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崇山峻岭间寻宝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李娜

“输多赢少”“投入不意味着有回报”……谈及所从事的地

质矿产勘查工作，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化探队总工程

师唐文春如是形容其中的艰难与不易。可贵的是，纵然如此，

当回望此前风餐露宿、险中求生的化探经历时，年逾半百的唐

文春依然眼神炯炯，话语间释放着光彩。

化探，即用化学的方式找矿。在行业内，唐文春是名副其

实的佼佼者。从业 30余年，他参与和主导探明的大中型矿藏

有 20余处，创造潜在经济价值数千亿元。

1984年，唐文春进入省化探队工作，负责分析成都地区39种

元素的含量和基础资料，他为祖国找寻地质宝藏的道路由此开启。

他跟随前辈在高海拔地区野外调研，在高原无人区，一天

走 20多公里是常有的事情，在崇山峻岭和悬崖峭壁间用双脚

丈量千山万水，用罗盘指引方向，他感受到地质工作者面对复

杂野外条件时的严谨与执着，也体会到了这个职业隐没于深

山老林中的孤苦与艰难。

2004年，唐文春和团队开始着手锂矿勘查研究。当时，锂矿

作为新兴资源尚未被行业重视，他作为单位技术总负责人敏锐

地认识到其战略意义和市场价值，带领技术团队深入研究，发现

阿坝州可尔因李家沟地区具有锂矿勘查的良好基础，建议化探

队出资20万元购买李家沟锂辉石矿探矿权，开展锂矿勘查。

为发现找矿线索，唐文春带领同事驻扎在海拔 4000多米

的高寒山区进行艰苦的野外勘探，持续开展锂矿科技攻关。

经过 10年的努力，李家沟矿区取得重大突破，探明氧化锂资源

储量达 51.22万吨。

通过应用李家沟矿区的科研成果和勘查经验，唐文春团

队相继在阿坝州可尔因地区党坝、业隆沟探明氧化锂资源储

量分别达 66.08万吨和 8.45万吨，并发现多处新的矿产地。

在长期的矿区科研工作中，唐文春带领团队发展创新了

传统伟晶岩成矿理论，提出伟晶岩“高氧逸度、低密度、低温”

成矿作用的创新认识；创建了一系列定量的地球化学指标深

部矿体定位新方法；开发了“陡倾斜软硬突变矿体钻探穿透”

新技术，使钻进效率提高了 3～6倍，由其主持完成的两项科研

项目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罗筱晓

胡秀花活了 30多年，一直在跟鞋子较

劲——从光脚到买上第一双新鞋，从硬穿

上码数不合适的运动鞋到驾驭各种高度的

高跟鞋。

细想想，也合理。有了鞋子才能走更

远的路，尤其是要走出高黎贡山和碧罗雪

山那绵延险峻的山路。

一部纪录片曾把镜头对准中国最后的

传统村落的易地扶贫搬迁过程，那个叫老

窝的傈僳族村同样在云南怒江边的群山

里。如果不是影像直观呈现，当地闭塞贫

困的程度是当代人难以想象的。似乎是一

种相伴相生的定律，在如此环境里成长，生

命的顽强和对美好的向往也是外人难以想

象的，就像不断寻找出路的胡秀花。

与从幼儿园一路念到大学，从小接受科

学教育、品德教育最后成为爱岗敬业好员工

的成长模式截然不同，在大山深处，最初的

驱动力是原始的本能：有饭吃，活下去。

这也赋予胡秀花最不同于大多数典型

人物的一种气质，也是她最迷人的一种气

质——野性。早早知道哭闹无用，想要什

么东西，她就用最直接、最可控的方式伸手

去够，小到冒险抓蛇买凉鞋，大到坐飞机去

谈项目。

好在胡秀花撞上了来扶贫的李常智。而

李常智并不是一个人在努力，云南有李常智，

贵州也有李常智，在四川一定还有李常智。

拉、帮、带，每一个李常智都有不同的扶贫

方法，不过所有李常智的扶贫理念都一样：不

是送工程、送资金、送产业，而是推倒那些像胡

秀花一样拼命生长的“野草”面前的那堵墙。

2020 年中，老窝村搬迁结束，县城到

新村的路也修好了，纪录片就此结束，可日

子还在继续。李常智们能帮忙铺路，可这

条路谁来带着走，怎么走，走向哪儿，是老

窝村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胡秀花所在的珠

明林村要解决的问题。

还好，远远望去，在走出怒江的这些路

上，原始的本能与后天的责任感同行，无畏

的勇气与正确的观念同行，实实在在的改

变和对未来的大胆规划同行。

这一切，都像“假小子”胡秀花脚上的

6 厘米高跟鞋，野性中透着温柔，突兀中显

着希望。

推倒“野草”面前的那堵墙

本报记者 蒋菡

从一个光脚的小女孩成长为驾驭高跟

鞋游刃有余的创业者，胡秀花穿越了漫长的

时光。

2020年 12月 22日一大早，胡秀花挑了双

黑色高跟鞋穿上。合体的黑色西服，配上六

厘米高跟，让她显得身姿挺拔，很有“女人味”。

这一天，福贡峰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

立——32 岁的胡秀花创立了县里首家由当

地人开的建筑工程公司。

“以前觉得自己没文化，干不了什么。现

在发现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胡秀花对

《工人日报》记者说。

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云南，曾经是我

国贫困县数量最多的省份。为摆脱如影随形

的贫困，云南怒江州福贡县上帕镇珠明林村的

傈僳族女孩胡秀花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出路。

出路

在四姐妹中，胡秀花排行老三，从小都是

穿姐姐的旧衣服。买不起鞋，上学要光脚走

10 公里山路。冬天脚上长冻疮，每次洗脚时

裂开的口子都让她痛得直吸凉气。

9 岁那年的一个周末，胡秀花和姐姐去

集市上卖菜。一双 3元钱的塑料凉鞋亮晶晶

的，吸引了她的视线。姐姐不给买，她哭得特

别伤心。回家路上，还在抽泣的她突然看到

坡上盘着条蛇，想到卖蛇可以换钱，她眼睛亮

了：“姐姐，我去抓蛇！”

这是她第一次抓蛇。她想起以前听大人

们说过，用棍子压住蛇的颈部，然后迅速出

手。照着这个方法，她顺利抓到了蛇。

胡秀花抓着蛇就往集市跑，找了家小吃

店，把蛇卖了 7元钱。然后攥紧这笔“巨款”，

飞奔去买下了那双亮晶晶的凉鞋。

直到今天回想起来，胡秀花还是特别开

心，“去的时候光着脚，回来的时候穿上鞋了，

而且是一双那么好看的鞋。”

那也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双新鞋。

5 年级的冬天，她又有了双新鞋，那是舅

妈花了 4.5元给她买的白球鞋。她赶紧穿上，

但发现小了点。担心说出来就不给她了，就

硬撑着说：“合脚！”

这双“合脚”的鞋，她穿了两年。日复一

日，挤得脚趾都变了形。

小学毕业后，家里交不起学杂费，不再让

胡秀花读书。她为此哭了很久。

母亲早逝，父亲酗酒，家里没人管，打工

又太小，胡秀花就“生猛”地去闯——背铁丝、

摆烧烤摊、卖菜，后来到工地上搬水泥、做饭、

开渣土车……这个倔强的女孩一直在给自己

寻找出路。

“中奖”

2018年 10月的一天，胡秀花到坝子上看

一块地是否适合种草莓。一个外地人模样的

中年男人走过来向她问路：“这附近是有片黄

连地吗？”

这个男人叫李常智，是中交三航局到福

贡县挂职扶贫的副县长。自从 2016年 8月来

这儿，他已走遍县里的每个村庄，这天是来做

产业扶贫项目调研的。

遇到胡秀花，正想培养致富带头人的李

常智一下子有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感觉：这

个有工地现场管理经验而且普通话说得不错

的姑娘，是个好苗子！

在当地，很多老乡没怎么上过学，只能

说民族语言，普通话“能听但不能说”，外出

打工的人不多，有现场管理经验的就更难

得了。在当地人中培养致富带头人，可以

跨越语言障碍，也有助于消除“走出家门”

的心理障碍。

此后，李常智去了胡秀花家 6趟，反复做

她的工作。胡秀花终于被打动。

“致富带头人”的第一个项目是去昭通

“要”来的。

2008 年 12 月 6 日，李常智带着胡秀花去

保山坐飞机。这是当时距离福贡最近的机

场，需要 5个小时车程。

人生第一次，她有了“飞”的体验。伴随

而来的是兴奋、紧张以及对未来隐约的期待。

他们去的是中交三航局都香高速项目

部。胡秀花的队伍能干什么，这里有什么工程

适合他们干，李常智耐心地跟项目经理沟通。

看着这一幕，胡秀花的眼泪忍不住掉下

来。“他像个父亲，想方设法让我们过好日子。”

儿时会为了得不到的东西而哭泣的胡秀

花，成年以后几乎再也没哭过，因为她明白，

哭没有用，只有靠自己去“挣”。

李常智则感觉那次经历像“嫁女儿”，他

想帮这个姑娘，更想通过她能帮到更多的傈

僳族乡亲。

每每回想起跟李常智的偶遇，胡秀花都

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像中了几千万元大奖”。

改变

2020 年 5 月，胡秀花拿到了中交三航局

银川文化园项目的标，这次是她自己坐飞机

去谈的。

项目部将一个 500 平方米的附属设施交

给这支由31名傈僳族工人组成的施工队。为

了帮助这群工人学技术，项目部特别开设了傈

僳学堂。令项目部惊喜的是，这群工地新人干

出来的活甚至比其他施工队干得还漂亮。

技术有多重要，胡秀花感触很深。

此前她带着队伍去广东做工程，因为技

术要求较高，工人们干得很慢，“3 个人抵不

上人家有经验的一个工人干的活”。

干活效率低，但工资照常发，胡秀花每天

需要给每个工人倒贴100元。别人不解，问她

为啥要“哄”着工人干？她回答说：“需要给他

们时间来改变。”

李常智也对胡秀花说，帮扶“给”的项目，

没有参加招投标，靠“给”走不长远，“安全、质

量、进度都得跟得上，才能真正走向市场”。

胡秀花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责任”

两字会不时从她脑子里跳出来，“带领乡亲们

脱贫，我有责任”。

她想改变的，不仅仅是贫困，还有山外人

对怒江的印象。

东面是碧罗雪山，西面是高黎贡山，夹着

从青藏高原奔腾而来的怒江，形成典型的高

山峡谷地貌。来福贡的人，无不为这里云遮

雾绕宛若仙境的美景着迷。而对当地人来

说，“穷”一直像云雾一般缠绕着这个地方。

一次去竞标时，有甲方负责人了解到胡

秀花来自贫困县，就说：“我们扶贫，你们象征

性地参与参与就行。”

“我们不能要你养，要靠自己干活脱贫。”

胡秀花说，“有工作，我干，没有，我就走。”

扶贫不是单单手心向下，不是施舍，而是

授人以渔。脱贫也不是单单手心向上，别人

可以扶你一把，但终究要自己立起来。

变化正在发生。

过去乡亲们不敢出门，而现在会有人打

电话来问胡秀花：“春节后去哪儿干活？”

胡秀花的变化则从脚上开始。她曾被闺

蜜笑话，除了头发长，哪里都不像女人。后

来，只要有重要场合，她就会穿上高跟鞋。刚

开始脚疼，但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很快她就能

自如驾驭了。

她想驾驭的还有电脑，近期想报个班学。

她还想更好地驾驭公司。她感慨自己文

化水平不高，考个安全管理 A 证花了很大力

气，第二次才通过。

“她像一株野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

断努力向上生长。”李常智期待，有一天能看

到一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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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从光脚到抓蛇卖钱为自己买第一双

新鞋，从硬撑着穿上不合脚的鞋到驾驭

各种高跟鞋，云南怒江州福贡县上帕镇

珠明林村的傈僳族女孩胡秀花一直在为

自己寻找摆脱贫困的出路。幸运的胡秀

花遇到了来扶贫的挂职副县长李常智，

她像生命力顽强的“野草”一样不断努力

向上生长。


